
那眼神带着奚落，带着挑衅，还带着
某种对人格的侮辱，伴随了老莫整整二十
年。二十年里，老莫想尽办法解脱，可始
终也没能走出。明年老莫就六十岁了，老
莫想：看来在退休之前不能了却这桩心思
了，难道我就这么带着遗憾离开？老莫心
有不甘。

二十年前，也是个炎热的夏季，辖区
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一个叫安
子的青年闯进一个叫四毛的家中，将正躺
在床上午睡的四毛杀害。

围追堵截中，刑警老莫负责一个组。
当时老莫接到线报：安子在南矿区附近出
现。安子穷凶极恶，早一点抓获，就早一
点消除社会危害。老莫一边向队长汇报，
一边便带领队员急速向南矿区追赶。

南矿是一个产煤的老矿，四周拉着红
砖的围墙，一条蜿蜒的铁路从北向南再向
东，绕着南矿的西边和南边反 L型穿过，
矿上的煤全靠这条铁路线运输到全国各
地。紧挨着铁路的西边是通往矿区的公
路，这时候正人来人往。

按线报，安子此时应该在南矿西北角
的墙头边，等人送钱外逃。

老莫他们骑着摩托车赶到时，其他同
事都还没到。远远地就见一人在墙头边
张望。一来这地方不易久等，二来也是求
功心切，老莫决定分头迂回逼进。很快老
莫便摸到了铁路边，过了铁道，安子就是
自己手中的猎物了，老莫的心情有些激
动，竟忘记了危险。此时的安子异常警
觉，突然他从往来的人群中发现了老莫。
老莫也感觉情况不妙，就在他挥起手的一
刹那间，一列拉煤的火车带着汽笛呼啸着
驶来。再想过铁路已来不及，老莫懊恼地
看着安子。列车过后，除了安子那定格的
面容和奚落的眼神，哪还有他的影子。

这事后来成了笑柄。有人说，老莫你
打了一辈子鹰怎么被鹰鹐了眼？老莫羞
愧难当，耻辱真真切切地压在了心头，安
子那最后的眼神也实实在在地刻印在了
老莫的心里，二十年来，老莫一刻也不能
忘记。

当一在押人员举报，说有人称自己在
老家杀过人，现在可能躲藏在南方某个小
镇时，老莫无论如何也要去看看。

老莫在向队长请命时，队长笑了笑，

说：老莫呀，哪还能劳您的驾，您这身体……
再说了如果出现什么意外，我怎好向您家
人交待？算了，还是让年轻人去吧。老莫
知道，这是关心自己。

没办法，老莫只好去找当年的刑警队
长，如今的刑侦副局长。老莫的心情副局
长当然比任何人都清楚、理解，见劝阻无
效，副局长与队长通了话。在反复交待安
全第一后，老莫启程，当然随从的还有两
位年轻的刑警。老莫心里明白：队长压根
就没指望自己。

临行前老莫提审了在押人员。在押
人员非常肯定地说，小镇上有这么个人，
年初他路过小镇时晚上喝多了酒，与一人
发生冲突，当时对方发狠地说：十多年前
我杀人时连眼都没眨一下，何况你个小混
混？从在押人员描述的那人相貌，老莫确
定，那就是安子。但对那人的其他情况及
在小镇上干什么，在押人员却一概不知。

驱车赶到时，老莫才发现，小镇虽不
大，但商贾云集、人员复杂，往来旅游的、
做买卖的络绎不绝。若想在这流动着的
人群中找人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
这人还隐了姓埋了名。

与当地警方联系，果然如老莫所料，
一无所获。调阅报警记录，也没发现有在
押人员所说的那起警事。通过户籍照片
对小镇上所有符合条件的安姓人员辨认，
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老莫所能提
供的线索有限，也提供不出一张安子的照
片，所以当地警方也爱莫能助。

难道真得要无功而返？两名年轻的
刑警有些急躁，说：“临行前队长有交待，
如果没有线索就别浪费时间。”

当晚，睡在旅馆床铺上的老莫怎么也

不能入眠，安子的面容和眼神如幻灯片
一般不停地在脑海里翻腾。不行，不能
就这么走了。于是老莫爬起来，与两位
年青人商量再留一天。开始两人不同
意，但见老莫电话联系队长，又是说情，
又是保证，也就不再说什么。

第二天，老莫早早地起了床，背着
手，如一位闲暇的老人在小镇上溜达起
来。从东遛到西，从南遛到北，小镇上
的主要街道老莫都遛了个遍。年轻的
刑警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漫无目的地闲
逛，回旅馆去了，只剩了老莫一人。

中午，老莫忘记了回旅馆，年轻人
大概是生气了，也没喊老莫一起吃饭。
老莫此时已踱到南街的尽头，他发现一
家小超市旁有个牛肉汤店。老莫要了
碗牛肉汤外加两个烧饼，坐在凉棚下边
吃边浏览着行人。

小镇的风光尽管很迷人，但老莫无

心欣赏。就在一碗汤快吃完时，一个五六
岁的小男孩进超市买东西。嗯？这孩子
怎么这么面熟，是在哪儿见过？但很快又
被老莫否定，这个南方小镇自己从来就没
来过，不可能会有熟人。

当小男孩从超市里出来时，老莫决定
跟踪，弄个究竟。可走着走着，老莫不禁
心里一惊，这孩子的面相与眼神不断地与
自己脑海中的幻灯片重复着，叠印着。当
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时，老莫被自己惊奇
的发现弄出了一身冷汗，虽然正是八月炎
热的夏季。

远远地就见小男孩进了一户家门。
老莫赶紧电话与同事联系：速到当地派出
所。

派出所里，当调出这户名叫周全生的

户籍照片时，老莫一眼便认出了，那正是
让自己朝思暮想的面容和眼神，虽然胖了
也老了。

返城时，刑侦副局长专门带队到高速
公路出口处去迎接。老莫上了副局长的
车。途中副局长问老莫：你是怎么发现安
子的？连问了几声老莫都没应答。副局
长回头一看，老莫居然睡着了……

两名同行的刑警感觉奇怪，一路上老
莫与安子聊东聊西，就像是一对老朋友，
几千公里的路，老莫都精神百倍，可为什
么从高速出口到局里仅仅十多公里，老莫
就睡着了呢？

眼 神
□李文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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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
□王增锐

王庄村小学被合并到邻村儿。村
中孩子去往邻村儿上学，有两条路可
走:一条是大马路，一条是小土路。如
果孩子们走大马路去上学，需要行经七
八里的路程；如果走小土路，只有三里
路，但途经一条干涸的大河沟，孩子们
去上学或放学回家，都得来回攀爬河
堤，费时费力。

王庄村村民多次向村干部反映，
为了孩子们方便上学，应尽早修上一
座桥。

为了此事，村干部专程找过镇领导，
并带领镇领导亲临现场考察。

那天，镇领导王书记随王庄村村长来
到河边考察地形，正遇上孩子们放学回
家，亲眼目睹了孩子们攀爬河堤的艰难过
程。临走时，王书记极为郑重地向王庄村
村长表示:回去立即开会研究！

期间，王庄村村长多次找镇领导王书
记过问修桥一事。每次一提修桥这件事，
镇领导王书记叹气、皱眉头，他说修座桥
可不是一个钱儿俩钱儿的事儿，动辄上百
万！资金是个大问题……

王庄村光棍儿汉老牛，长年累月在
河底种庄稼。春种秋播，生命不息，耕种
不止。腰似弯弓的他，推着小车常年出
现在田地，比正常人的劳动强度大很
多！真乃当今的愚公！村里人都叫他

“老财迷”。
由于他长时间在河底劳动，孩子们上

学放学过河爬堤的情景，他看在眼里。他
下定决心要为孩子们修座小土桥，方便孩
子上学通行。

老牛说干就干，真表现出“愚公移

山”的精神。他每天推着小车，早出晚
归……

一年多的时间，一条土桥建成了。
为预防下大雨冲毁，老牛买来许多小

树苗，种植在土筑桥两侧斜坡上；桥面是
利用别人废弃的砖头修砌成的，极其平
坦；桥面两侧的栏杆儿，是利用木头段加
固的，整整齐齐，看上去挺安全的。这样，
一条漂亮小土桥修好了——由于桥面极
窄，大人及孩子们骑自行车通过没有问
题，但开车或骑摩托车通过，还存在一定
安全隐患。

这下可高兴坏了王庄村的村民，孩子
们去上学再不用绕远，可以直接从小桥上
通过，方便多了！可令人们万没想到的
是，小土桥修好没几天，老牛便在桥头上
插了一块木牌，上面用毛笔注明:大人过
桥 5元，小孩儿过桥 3元——另外还有让
人想不通的是，不管是谁过桥，都得在他
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宽大厚实的笔记本儿
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写上每次交款数目，
否则不准通过。

他每天把小车放在桥正中央，蹲守在
桥头等待过往的行人；如有过路人拒不给

钱，他便死活不肯移开桥中央的小车。这
下村民们就极不痛快了，明白了老牛的险
恶用心:他修桥是假，收费赚钱是真，不愧
是一个“老财迷”呀！对于这件事，村里的
人们议论纷纷:说老牛修下这座桥，对他
来说，可真是一棵摇钱树；他再也不用下
地辛苦劳作了；每天在桥头从早待到晚就
能挣上百十块，甚至更多，比种庄稼强百
倍……

尽管人们对此不满，甚至极度愤怒，
但拿他又没办法。这土桥，的确是人家花
钱费力修建的，人家不拿回本钱，岂不是
亏大了？再说他一条将近入土的光棍汉，
谁能将他怎么样呢？过桥拿钱，人们由不
习惯也就慢慢习惯了。

就这样过了几年之后，老牛突然撤掉
桥头的牌子，不再收取人们的过桥费，让
人们随意通行了。他向村民们解释，他要
为孩子们上学方便，修一座坚固的小石
桥。

这件事一下子在村中沸腾了：这不是
等于让人们集资修桥吗？人们怨声载道，
议论纷纷。这件事轰轰烈烈，越传越远，
镇政府领导很快也听说了这件事。

那天中午，镇政府来了两个人，来村
口小土桥旁边查看。随后他们专程去了
老牛家，向他进行了解。老牛信心十足地
表示，马上要进行施工！情况的确属实。
临走时，政府的工作人员再三叮嘱，先不
要操之过急，容他们回去向上级汇报一下
也不晚！

镇政府为此事真下了力量，把老牛为
孩子们修桥的感人事迹写成了材料，递交
到上级……

五个多月过后，一座漂亮的大石桥修
建成功了。

石桥修好了，而且是一座大石桥。老
牛再不必为此事而奔波了。他拿着过桥
收费的账本儿，把过桥所收取的费用挨家
一一送还给人们……

修上大石桥不到一年，光棍儿汉老牛
因在河底过度劳累，不幸去世了。

后来村干部在进村桥头立了个大
牌坊，上面写着“王庄村”三个大字。
大牌坊左右两侧是一副楹联：沐雨栉
风胸怀百姓，披星戴月造福千家。

每 当 村 里 人 经 过 这 座 石 桥 的 时
候，无意间看到这副醒目的楹联，偶尔
会向河底深处张望一下，像是在寻找
什么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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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因某本书非常著名，不认识它是一种羞耻，而勉强自己去读，实在是

大错特错。所有的人都应该从适合自己的地方开始阅读、认知，并且愉悦自己。

——黑塞


